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2), 6331-6337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08    

文章引用: 张瑞滢, 李锦燕, 邓皖潼, 叶娜, 王磊(2023). 从现实受欺凌到网络欺凌: 自尊和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3(12), 6331-6337. DOI: 10.12677/ap.2023.1312808 

 
 

从现实受欺凌到网络欺凌：自尊和愤怒反刍的

链式中介作用 

张瑞滢，李锦燕，邓皖潼，叶  娜，王  磊* 

武汉体育学院心理学系，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6日 

 
 

 
摘  要 

目的：为探讨现实受欺凌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方法：选取广东省某市两所中学的1924
名中学生，利用现实受欺凌量表、自尊量表、愤怒反刍量表、网络欺凌量表等测量工具对初中生进行调

查。结果表明：1) 现实受欺凌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2) 现实受欺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愤

怒反刍呈显著正相关，与网络欺凌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网络欺凌呈显著负相关，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

呈显著正相关；3) 现实受欺凌通过自尊–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结论：现实受欺凌不

仅直接影响中学生网络欺凌，还通过自尊–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减少现实欺凌对中

学生的负面影响，需要重视个体自尊以及认知情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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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alistic bullying on cyber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Me-
thods: This research takes 192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certai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selected the Offline Peer Victimization Items, Self-esteem Scale, Anger 
Rumination Scale, Bullying Scale and other measurement tools. Results: 1) Victims in reality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cyberbullying. 2) Victims in realit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
ciations with self-esteem, bu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anger rumination and 
cyberbullying; self-esteem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s with cyberbullying; anger rumina-
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cyberbullying. 3) Self-esteem-anger rumination has 
a significant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realistic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Conclusion: Vic-
tims in reality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cyberbully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indi-
rectly affect the cyberbullying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esteem-anger rumination.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alistic bully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 need to pay at-
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dividual self-esteem and cogni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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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广泛普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网络化，同时也衍生出了网络欺凌等网络

偏差行为，这不仅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也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挑战。2018 年《中国青少

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曾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高达 71.11%。 
网络欺凌是指个体或者群体通过电脑或数字媒体反复地传播敌意的或攻击性的信息，意图给他人带

来伤害或不适的行为[1] (Tokunaga, 2010)。相较于现实欺凌，网络欺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于不受时间、空

间的限制，可匿名性以及信息的公开性和可重复性，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使得现实受欺凌的一方可能转变

成网络欺凌者。 
一般紧张理论认为，紧张是一种压力源，它增加了经历愤怒、挫折、负面情绪或情感状态的可能性

(Agnew, 2017)。在经历了一个或几个压力的负面情绪状态后，个体可能会感到压力，而从事犯罪或反社

会行为可能是减少这种压力的一种方法。研究发现，现实受欺凌者很可能会选择在网络上欺凌其他人

(Mason, 2008)。现实受欺凌对网络欺凌有显著预测作用(王建发，刘娟，王芳，2018；朱晓伟等，2019)。
现实受欺凌作为一种压力源，可能会使个体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导致其网络欺凌行为。 

现实受欺凌影响中学生的网络欺凌，二者的具体演化过程需要进一步探讨。自尊对儿童、青少年心

理和行为健康以及社会性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自尊与欺凌、受欺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谷
传华，张文新，2003；Kowalski et al., 2014)。现实受欺凌会对个体自尊产生负面影响(刘华锦，2017)，自

尊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有直接预测作用(朱佳美等，2021)。愤怒反刍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处理策略，是个体在

经历过诱发愤怒情绪的情境之后，重复回忆愤怒事件及其起因、结果的过程(Sukhodolsky et al., 2001)。中

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心理发展的敏感时期，研究发现，青少年受欺凌后会产生愤怒的情绪(Ak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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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Hamer & Konijn, 2016)。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凌与青少年网络欺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高玲等，2021)。
自尊与愤怒反刍呈负相关关系(Turner & White, 2015)，较低的自尊是较高的愤怒反刍的重要预测因素

(Weindl et al., 2020)。 
中学生网络欺凌可能与他们遭受的外部因素现实受欺凌以及内部因素自尊和愤怒反刍的影响有关，

中学生网络欺凌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探索现实受欺凌、自尊、愤怒反刍和网络欺凌

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中学生现实受欺凌与网络欺凌显著正相关；H2：现实受欺

凌可以通过自尊—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某市两所中学初一到初三的学生作为被试，共选取 1953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

无效问卷 2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24 份。有效率约为 98.5%。其中，男生占 51.4%，女生占 48.6%，其中

包括初一(31.7%)、初二(34%)、初三(34.3%)。见表 1。在征得学生和老师知情同意后，要求学生填写测

评人口学因素、现实受欺凌、自尊、愤怒反刍、网络欺凌问卷。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年级 

合计 
初一 初二 初三 

性别 
男 331 336 322 989 

女 279 318 338 935 

合计 610 654 660 1924 

2.2. 工具 

2.2.1. 现实受欺凌量表 
本研究采用 Sumter 等(2015)编制的现实受欺凌量表，共 10 个项目(“其他人会踢或者打我”)，分为

2 个维度，直接欺凌(5 个项目)，关系欺凌(5 个项目)，采用六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现实受

欺凌程度越频繁。本研究的 α 系数为 0.87。 

2.2.2. 自尊量表 
采用汪向东等人(1999)中文翻译版，共 10 个项目(“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采用五点计分，

分数越高，则表明个体有较高的自尊。本研究的 α 系数为 0.82。 

2.2.3. 愤怒反刍量表 
愤怒反刍量表(Sukhodolsky et al., 2001)共 19 个项目(“每当我生气的时候，我都会想一段时间”)，

分为 4 个维度，事后愤怒(6 个项目)，报复想法(4 个项目)，愤怒记忆(5 个项目)，理解原因(4 个项目)，采

用四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愤怒反刍的程度越高。本研究的 α 系数为 0.91。 

2.2.4. 网络欺凌量表 
使用欺凌量表(Betts et al., 2015)中的网络欺凌分量表，共有 4 个项目(“用通讯工具(例如手机)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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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令他不快的话。”)，采用六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欺凌行为越严重，本次调查中，欺凌量表的 α 系

数为 0.91。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和 MPLUS 进行所有分析。首先，采用 Harmen 单因子检验来确认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性。

其次，采用 MPLUS 检验自尊—愤怒反刍是否在现实受欺凌与网络欺凌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en 单因子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对所有题目进行未旋转的主

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仅解释 22.67%的变异(远低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共同方法偏差

并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学生现实受欺凌与自尊、愤怒反刍、网络欺凌两两显著相关。详细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ality bullying, self-esteem, anger rumination and cyberbullying 
表 2. 现实受欺凌、自尊、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现实受欺凌 自尊 愤怒反刍 网络欺凌 

现实受欺凌 1.70 0.93 1 - - - 

自尊 3.54 0.74 −0.27*** 1 - - 

愤怒反刍 2.37 0.65 0.29*** −0.26*** 1 - 

网络欺凌 1.10 0.46 0.23*** −0.11*** 0.16*** 1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尊–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见图 1)。结果显示，现实受欺凌可以正向

预测网络欺凌(β = 0.244, p < 0.001)，负向预测自尊(β = −0.322, p < 0.001)，正向预测愤怒反刍(β = 0.327, 
p < 0.001)；自尊可以负向预测愤怒反刍(β = −0.178, p < 0.001)，愤怒反刍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

行为(β = 0.079, p < 0.05)。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中介效应

表明(见表 3)：自尊–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凌与网络欺凌间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具体分析，中介效应由

三条路径产生：(1) 通过现实受欺凌–自尊–网络欺凌产生一条间接路径(95%CI = [−0.016, 0.018])；(2) 
通过现实受欺凌–自尊–愤怒反刍–网络欺凌产生一条间接路径(95%CI = [0.001, 0.01])；(3) 通过现实

受欺凌—愤怒反刍–网络欺凌产生一条间接路径(95%CI = [0.005, 0.048])，根据表 3 显示，除第一条路

径外，其余两条路径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表示两条路径间接效应均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一般紧张理论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综合探讨了外部生活事件(现实受欺凌)、个体因

素(自尊、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主要探讨了自尊和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凌与网络欺凌之间的作用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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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图 1. 预测网络欺凌的中介模型 

 
Table 3.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n = 1924)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n = 1924) 

中介路径 效应值 BootSE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现实受欺凌–自尊–网络欺凌 0.003 0.008 −0.016 0.018 

现实受欺凌–自尊–愤怒反刍–网络欺凌 0.005 0.002 0.001 0.010 

现实受欺凌–愤怒反刍–网络欺凌 0.026 0.011 0.005 0.048 

总效应 0.278 0.043 0.191 0.362 

直接效应 0.033 0.013 0.009 0.061 

间接效应 0.244 0.050 0.142 0.343 

 
结果表明，现实受欺凌导致了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增加，验证了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以往的研

究发现，现实受欺凌能够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王建发，刘娟，王芳，2018；朱晓伟等，2019)，而

且受欺凌经历会导致青少年更多表现出攻击他人的行为(Patchin & Hinduja, 2011)。根据一般紧张理论，个

体在经历了压力事件的负面情绪状态后，会感到压力，而从事犯罪或反社会行为可能是减少这种压力的

一种方法。网络空间具有匿名性、跨时空性，此时，身体力量等生理因素不再是决定欺凌者与被欺凌者

身份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网络上攻击他人可能是现实中遭受欺凌的个体为减少压力而选择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受欺凌的经历会导致个体改变自己的道德认知，认为自己曾遭受过他人欺凌，采用攻击来对

抗他人是合理的(夏培芳，沙晶莹，2021)，因此现实中受欺凌的个体可能成为网络欺凌者。 
其次，研究结果确认了现实受欺凌能够通过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也就

是说，现实受欺凌能增强中学生的愤怒反刍水平，进而增加其网络欺凌行为。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在

遭受欺凌后会体验到愤怒情绪(Ak et al., 2015; Den Hamer & Konijn, 2016)，愤怒可以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

行为(Lonigro et al., 2015; Patchin & Hinduja, 2011)。中学生心智发展还不够成熟，遭受欺凌后，他们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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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陷入愤怒反刍思维，反复思考自己受欺凌的情境及可能的行为应对方式和后果，并且很难将注意力

从愤怒情绪和受欺凌经历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从而

出现网络欺凌行为。 
此外，本研究发现现实受欺凌通过自尊—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验证了本研究的

第二个假设。以往的研究发现，遭受欺凌会导致青少年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Rodelli et al., 
2018；曹晓琪等，2020)、自尊水平降低(Kowalski et al., 2014)等，甚至会诱发自杀意念(Bauman et al., 2013)。
这是因为，欺凌作为一种不良行为，可能会使遭受到欺凌的同学体验到一系列负面情绪，他们的健康、

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等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受欺凌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少有同伴支持，而受欺凌的经历

又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被拒绝感和被排斥感。青少年时期的自尊水平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评

价，因此，受欺凌的个体更容易感觉到自己被拒绝和被排斥，从而其自尊水平则会降低。自尊与个体的

自我控制存在正相关(高玲，李爽，李国莲，杨继平，王兴超，2022)；自尊较低的个体则会产生夸大外界

威胁、感到自己被冒犯的感觉(张珊珊，张野，苑波，2019)，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被外界事物影响，也更

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杨娟，李海江，张庆林，2012)。因此，当个体遭受过现实欺凌时，个体自尊会受到

影响，会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尤其是愤怒与不满，此时，他们更容易出现愤怒反刍思维，这也会进

一步增加他们的愤怒体验和攻击性(Pedersen et al., 2011)，进而使他们出现网络欺凌行为。 
但由于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所以无法完全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计课程

尝试进行干预或进行纵向追踪来进一步解释现实受欺凌对个体的网络欺凌行为的长期影响。同时，本研

究虽然关注了现实受欺凌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考虑现实欺凌产生的原因，而要从根

本上消除现实受欺凌对中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还需要从根本上减少现实欺凌。此外，本研究所

有的变量主要依赖于初中生的自我报告收集数据，数据结果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多种

来源来收集数据，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21GA040)、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1ZD094)、武汉体育学院中青年科研团队项目(21KT09)、武汉体育学院“东湖学子”资助项目的阶段性

成果。 

参考文献 
曹晓琪, 田苗, 宋雅琼, 李甄娅, 王庆文, 王莉(2020).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的相关性. 中国学校卫生, 41(2), 

235-238. 
高玲, 花苏晴, 杨继平, 王兴超(2021). 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及道德推脱的调节

作用. 心理科学, 44(4), 836-843. 

高玲, 李爽, 李国莲, 杨继平, 王兴超(2022). 青少年友谊嫉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自尊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2), 425-428. 

谷传华, 张文新(2003). 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 心理学报, 35(1), 101-105. 

刘华锦(2017). 中小学校园欺凌: 危害、原因与对策. 教育与教学研究, 31(9), 37-43.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pp. 318-319).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王建发, 刘娟, 王芳(2018). 线下受害者到线上欺负者的转化: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及高自尊对此效应的加强. 心理
学探新, 38(5), 469-474.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夏培芳, 沙晶莹(2021). 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37(3), 15-2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08


张瑞滢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808 6337 心理学进展 
 

杨娟, 李海江, 张庆林(2012). 自尊对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 心理科学, 35(4), 793-798. 

张珊珊, 张野, 苑波(2019). 辽宁省中学生自尊与移情在孤独感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作用. 卫生研究, 48(3), 446-451.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朱佳美, 傅丽萍, 宋意霞, 叶琴, 孙嘉珩(2021). 青少年自尊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 教育观察, 10(3), 5-8. 

朱晓伟, 周宗奎, 褚晓伟, 雷玉菊, 范翠英(2019). 从受欺负到网上欺负他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27(3), 492-496. 

Agnew, R. (2017).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Strain Most Likely to Lead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S. Henry (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pp. 311-354).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089089-22 

Ak, Ş., Özdemir, Y., & Kuzucu, Y. (2015). Cybervictimization and Cyberbull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ger, Don’t 
Anger M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9, 437-443.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30 

Bauman, S., Toomey, R. B., & Walker, J. L. (2013). Associations among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6, 341-350.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2.12.001 

Betts, L. R., Houston, J. E., & Steer, O. L. (2015).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Revised 
(MPVS-R)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Bullying Scale (MPVS-RB).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6, 93-109.  
https://doi.org/10.1080/00221325.2015.1007915 

Den Hamer, A. H., & Konijn, E. A. (2016). Can Emotion Regulation Serve as a Tool in Combating Cyberbullying? Perso-
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2, 1-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6.033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
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1073-1137.  
https://doi.org/10.1037/a0035618 

Lonigro, A., Schneider, B. H., Laghi, F., Baiocco, R., Pallini, S., & Brunner, T. (2015). Is Cyberbullying Related to Trait or 
State Anger?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46, 445-454.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4-0484-0 

Mason, K. L. (2008). Cyberbullyi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School Personne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5, 
323-348. https://doi.org/10.1002/pits.20301 

Patchin, J. W., & Hinduja, S. (2011).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Bullying among Youth: A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Youth & Society, 43, 727-751. https://doi.org/10.1177/0044118X10366951 

Pedersen, W. C., Denson, T. F., Goss, R. J., Vasquez, E. A., Kelley, N. J., & Miller, N. (2011). The Impact of Rumination on 
Aggressive Thoughts, Feelings, Arousal,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281-301.  
https://doi.org/10.1348/014466610X515696 

Rodelli, M., De Bourdeaudhuij, I., Dumon, E., Portzky, G., & DeSmet, A. (2018). Which Healthy Lifestyle Factors Are As-
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Faced with Cyberbullying? Preventive Medicine, 113, 
32-40. https://doi.org/10.1016/j.ypmed.2018.05.002 

Sukhodolsky, D. G., Golub, A., & Cromwell, E. N. (2001).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nger Rumination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 689-700.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71-9 

Sumter, S. R., Valkenburg, P. M., Baumgartner, S. E., Peter, J., & Van der Hof, S. (201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Offline and Online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6, 114-12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12.042 

Tokunaga, R. S. (2010).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277-28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9.11.014 

Turner, K. A., & White, B. A. (2015). Contingent on Contingencies: Connections between Anger Ruminatio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2, 199-20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3.023 

Weindl, D., Knefel, M., Glück, T., & Lueger-Schuster, B. (2020).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elf-Esteem, and Anger in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Foster Care Settings. European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4, Ar-
ticle 100163. https://doi.org/10.1016/j.ejtd.2020.10016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08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089089-2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30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2.12.001
https://doi.org/10.1080/00221325.2015.100791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6.033
https://doi.org/10.1037/a0035618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4-0484-0
https://doi.org/10.1002/pits.20301
https://doi.org/10.1177/0044118X10366951
https://doi.org/10.1348/014466610X515696
https://doi.org/10.1016/j.ypmed.2018.05.002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71-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12.04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9.11.014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3.023
https://doi.org/10.1016/j.ejtd.2020.100163

	从现实受欺凌到网络欺凌：自尊和愤怒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From Victims in Reality to Cyberbullying: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Anger Rumin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2. 工具
	2.2.1. 现实受欺凌量表
	2.2.2. 自尊量表
	2.2.3. 愤怒反刍量表
	2.2.4. 网络欺凌量表

	2.3. 统计学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结果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4. 讨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